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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學時並非修讀中文，能認識謝錫金教授，緣於學部於2005年舉行
「新世紀新思維：基礎教育與語文教育的新氣象」研討會，謝教授擔任主題演講
嘉賓。初次認識時，他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學富五車，待人非常和藹可
親。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提到女兒學習上的點滴，再連貫到研究讀寫的一些問
題，謝教授把研究和實踐連在一起，這令我特別敬佩。

這幾年，眼見謝教授由中小學語文教育研究推展至學前教育，再次顯示
他不是一位只做學術研究的學者，而是一位眼光遠大、認真思量語文教育的學
者。可以為他的新書《幼兒綜合高效識字：中文讀寫的理論及實踐》寫序言，實
是我的榮幸。希望讀者能從此書得到啟發和領悟，在教學方法上精益求精，惠
及幼兒。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幼兒及基礎教育部總監

李南玉博士

序言



學前教育是奠定兒童發展的關鍵階段。香港幼兒教育課程，指定「認知和語
言」是四大幼兒發展目標之一；如何發展幼兒的語文學習，不論是口語、識字，
還是讀寫，一直是重要的學前教育課題。

幼兒的學習與成長，主要受家庭、學校和社會等方面影響。語文學習方
面，香港社會的語言環境十分豐富，幼兒需要學習的語文內容有很多。例如，
在口語方面，香港的幼兒需要學習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書面語方面，幼兒需
要學習現代漢語、英文和少量古代漢語；書寫符號方面，幼兒同時需要學習書寫
繁體漢字和英文字母，又要學英語拼音以及電腦語文符號。因為香港的幼兒需
要學習的語文內容很多，適切的學習序列和有效的教學方法就十分重要，否則
學習的效果和興趣便會大受影響。

現時一些家長和教師，對幼兒語文教學抱有一些迷思，雖然付出了努力，
但成效不顯著。舉例來說，有些家長希望幼兒同時學習多種語言，例如粵語、
普通話、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孩子甚少有機會接
觸法文和西班牙文，在缺乏語言環境的情況下，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學習反而會
對孩子的學習造成困擾，影響學習其他常用語言。

另外，有些家長會要求年幼的孩子背誦深奧的經典，如《論語》、《孟子》、
《千字文》等，希望藉以提升孩子的中文素養。然而，古代漢語並非孩子日常接
觸和使用的語文，對孩子來說，不求甚解地背誦艱深的經典文章，往往只能停
留於記憶的層面，亦未能引起孩子學習的興趣。根據學習理論，孩子先明白教
材內容，然後背誦，才能吸收，並且靈活運用，亦較容易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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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學習語言，語言環境是最重要的。幼兒在家人的幫助下，先學習
自己的家庭語言，掌握了家庭語言，便能應付日常生活的溝通需要，之後才有
空間再學習其他語言。如果孩子的家庭語言是粵語，孩子就應該先學粵語；如
果孩子的家庭語言是英文，孩子則應該先學英文。不同的語言並無高下優劣之
分。同樣地，如果家庭能夠給孩子提供合適的雙語環境，孩子就可以同時學習
兩種語言，培養雙語能力：例如父親說英語，母親說中文，孩子便會有一個雙語
環境。

有關如何有效地教導幼兒學習中文，我們經過多年的研究和實踐，發展出
一套適合本港幼兒學習語文的方法——「幼兒綜合高效識字法」，讓孩子在有意
義的語境下愉快和有效地學習。「幼兒綜合高效識字法」重視孩子的語言學習環
境，結合兒童的生活知識和真實經歷，由語義帶動語音、字形的學習。以兒歌
和故事作為教材，學習中文的句子、詞語、字。漢字學習方面，則包括部件、
部件結構、筆畫和筆順等。孩子有興趣學習漢字，便能大量閱讀，有了閱讀基
礎，孩子的口語也會更加流暢，說話更文雅。

本書的理論經過長期嚴謹的驗證，具高度實證性。我們與幼兒學校分享這
些理論，感謝學校經多年試用，發展了多種有效的校本課程。所以本書的內容
是以理論為基礎，實務為導向，結集不同幼兒學校的優秀實踐個案，總結出寶
貴的校本經驗。透過本書，我們希望能為各位幼兒教育專家、教師和家長提供
有用的參考。願孩子們都能從小喜愛語文，享受愉快的學習過程，無需用眼淚
來學習。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

謝錫金



2009年年中的時候，謝錫金教授邀請我參與一個幼兒語文教學的研究項
目。我懷著戰戰競競的心情，抓緊機遇，努力以赴，一面學習一面嘗試。又
幸得李黛娜老師一路同行，有商有量，互相砥礪。最終，在謝錫金教授的帶領
下，研究團隊於2010年6月落實執行「幼兒綜合高效識字：中文讀寫的理論及實
踐」學習試驗。

一路走過來，我參與四所幼兒學校的專業培訓及支援，見到校長、主任及
老師們樂於嘗試、敢於創新、無懼困難，試驗結果令人鼓舞、卓有成效，不禁
為幼兒語文教學走出一大步而感到高興。課程在高、低班推行一年時間，每級
實施八至十首兒歌的中文教學。幼兒在認字及寫字方面的進步顯著，驗證及數
據資料能為教研及教學界提供基礎信息，可發展教學資源及作進一步的研究。
本書集結了「幼兒綜合高效識字法」初探的成果，又從香港幼兒語文教學發展的
背景分析現時幼兒語文教學的資料，介紹當前中文教學的狀況及遇到的問題，
最後提出相應的方針。在實證的支持下，本書建議幼兒的語文課程需要訂立有
系統的中文學習。教學須依據漢字原理及幼兒學習的心理特徵，其課程與教學
可結合於不同的校本課程中，在兼顧其他學習範疇的同時，能作出有意義的融
會貫通。

這個幼兒語文教學發展項目取得實質成果，除有賴各教學人員的熱忱付
出，更得到家長的信任、幼兒的投入；研究團隊各研究助理努力不懈，妥善整
理、分析資料，並協力匯編成書，實在功不可沒；還有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
育研究中心其他的工作人員在不同事務上加以輔助，也應得到讚賞。本人對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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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高瞻遠矚深感欽佩，他在對中小學語文教學作出貢獻之外，還關注稚齡
學童之所需，拓展資源，投身更廣闊的研究，造福幼兒，特此致敬。

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聯席總監

陳聲珮



彤彤是一名文靜乖巧的高班學生，自小母親重視她的英語教育，為她安排
不同的英語課外學習機會，提升她的英語能力。可是當我認識彤彤的媽媽時，
她卻很後悔過往忽略了孩子的中文學習。因為彤彤對中文不感興趣，如果請她
閱讀，她只會選擇英語圖書。彤彤不喜歡中文，媽媽最擔心的是她如何應付小
一的中文課程。彤彤的故事相信也反映部分幼兒學習中文的問題。語文學習是
需要時間的沉浸，而培養閱讀更應是從小開始。其實，彤彤的媽媽錯過了孩子
學習中文的最佳時機。

為了幫助孩子學好中文，我們的研究團隊根據謝錫金教授在小學推行的「綜
合高效識字法」的理論與實踐，在學前教育階段推廣和發展該識字法，培養幼兒
對中文文字的興趣，為他們建立識字的基礎，讓他們提前閱讀。

識字是閱讀的基礎，而漢字經歷數千年文化的演變，存在其固有的獨特
性。有人說中文很難學，可能是因為漢字字形複雜，多同音字；亦有人說中文容
易學，可能是因為字能配詞，識字數千乃可讀書。無論學習中文是難是易，孩
子的母語是中文，他們就有著學習中文的優勢。我們研究的識字法，正是建基
於幼兒的口語發展，參考謝錫金教授的「香港幼兒口語發展」研究，建立識字課
程，使幼兒有系統地學習中文。

幼兒階段是口語發展的黃金時期，從十八個月開始說字詞，到六歲已積
累成千的詞彙，他們的詞彙量迅速增長，建立了內在的詞彙庫。我們的識字教
學，著重採用兒歌和童謠，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母語﹔並且找出幼兒的口語詞
彙，幫助他們學習這些字詞，並鼓勵幼兒組織字詞，連結幼兒內在的詞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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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他們的識字能力。再者，利用漢字部件的特徵，設計漢字組合遊戲，使幼
兒掌握漢字的結構。

經過兩年的實驗，參加識字學習幼兒的學習效果令人鼓舞。他們的識字能
力持續進步，亦很留意環境中的文字。最可喜的是，他們喜歡中文，無論筆畫
多少的漢字，他們都樂於探索。這將有助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為終身學習打
好基礎。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教學顧問
李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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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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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分析及探討語文教學在香港幼兒教育的發展情況。作者主要從
歷史發展及社會文化角度，根據官方文獻、傳統語文教學理論，以及本土
實踐與研究等參考資料，一方面勾勒自八十年代起早期語文教學的發展狀
況，旨在說明官方論述及政策如何藉西方理論改革本地語文教育；另一方
面則探求中文特性和傳統語文教學的特性，分析和討論適切香港幼兒學習
中文的方法和課程發展的路向。

八十年代的開展期：主題教學中的語文

研究本地幼兒教育的學者，談及本地幼兒教育的發展時都將上世紀八十
年代看成是萌芽階段。這說法不是指八十年代前沒有幼兒教育，而是直到這時
政府才提出要改善幼兒教育的教學質素。事實上，即使在戰後五十年代以來，
本地人口迅速上升，幼兒教育需求迫切，政府也一直沒有就幼兒教育制訂具體
的政策。某程度上，這與當時香港宗主國英國政府一直忽視幼兒教育不無關係
（Randall, 2002）。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七十年代始，本港當時經濟蓬勃，
社會發展迅速。為配合需求，教育因而與人力生產掛鉤，這亦成為日後殖民地
教育的主要任務。政府積極改善本地基礎教育，如推行九年強迫教育、擴展高
等教育等。幼兒教育在八十年代得到關注，很大程度是連串改革的延續。1981年
公布的《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書》（下稱《白皮書》）、1982年以呂衛倫爵士
（Sir John Llewellyn）為首所做的調查研究《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報告
書》和1984年制訂的《幼稚園課程指引》（下稱《課程指引》（1984））都是對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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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影響深遠的政策文件。由於本書議題為幼兒語文教育，這裏只會集中
剖析文件在課程、教學原則兩方面對今日幼兒教育的影響。

綜觀上述文件，本地幼兒教育在發展之初，已重視幼兒語言發展和語文能
力。至於教學的模式，亦受西方課程與教學理念之影響。《白皮書》確立了幼兒
教育五大範疇，其中語言能力與群性和情緒、基本概念、創造力和動作能力被
視為同樣重要的教學目的。其後，1984年頒布的《課程指引》，更在課程發展
及教學取向等方面訂立出關鍵的教育理念及具體方法，諸如主題教學、兒童為
本、活動教學法、在遊戲中學習等，至今仍是本地幼兒教育的主要特點。主題
教學不同於科目本位的課程，其目的是協助幼兒獲得全面及均衡的發展，以及
配合不同學校和幼兒的情況和需要。

主題教學選取幼兒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人情作為教學的焦點和骨幹，然
後把各個學科和不同類型的活動統攝及整合起來。這樣的編排有助幼兒以已有
的知識或感興趣的事情為基礎，並藉著綜合的學習活動加以重整及深化，以及
掌握各種各樣新的知識和技巧。此外，主題教學亦主張活動及操作式的教學，
認為抽象知識和學術概念、非情境的教學，又或無意義的操練不適合幼兒。從
語文習得和學習的角度分析，《課程指引》（1984）無疑是傾向前者，主張幼兒在
自然情境中藉人際互動發展語言及語文能力。不過，主題教學並非完全摒棄以
學科知識結構來組織課程。《課程指引》（1984）提出以聽說讀寫四大語文能力為
教學目的，不但具體描述各種能力的內容，還照顧其深淺難易之程度，考慮幼
兒語文能力的發展規律。以書寫為例，《課程指引》（1984）認為教師應先訓練
幼兒的小肌肉和手眼協調等能力，以便為書寫做準備，然後再以繪畫、塗鴉及
線條練習之類的活動，從中指導執筆的技巧和發展抽象符號的概念。幼兒到了
五歲，大抵能掌握執筆姿勢和寫字筆順等技巧，才開始學寫。不過，為貫徹主
題教學的原則，不論是書寫閱讀，又或是聽說的教學，《課程指引》（1984）強
調這些學科知識和技巧都須以滲透、隨機、配合實際生活應用情境的教學方式
進行。而當中又以說話能力最為明顯，《課程指引》（1984）提出以隨機交談和
平常課堂的師生互動協助發展，又或採用模擬遊戲，布置購物、探訪、慶祝聚
會等各式各樣的交際情境，來促進幼兒的溝通能力。這樣的安排與建議，一來
是為了配合綜合課程的特點，二來也是排斥直接教學，避免教授結構化的學術
知識，以致墮入教師單向灌輸，幼兒複製知識的教學模式。因此，《課程指引》
（1984）反對傳統蒙學以朗讀背誦、臨摹抄寫形式進行的讀寫教學，亦對系統地
學習寫字或另設寫字課程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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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稚園階段如果處理妥善，適當的寫字活動亦可以是一種有趣及有效的
教學活動，當然教師亦應考慮幼兒生理及心理的成熟程度來決定可讓他們
開始書寫活動。（頁14）

幼稚園的學寫活動，可配合各項教學活動隨機進行⋯⋯但無必要於每週內
訂定寫字課及兒童在某一階段內必須識寫的字彙。（頁15）

這樣強調自然發展、輕鬆愉快以及隨機而行，可謂與西方的讀寫萌發理念
如出一轍。但與此同時，《課程指引》（1984）亦列出幼兒在四至六歲「兩年內所
認識的字彙」近一百個（見圖1.1），又或如前面所述，勾勒出幼兒由小肌肉發
展到學寫應有的發展軌跡。這樣臚列教學內容、解釋幼兒書寫理論，或許只是
為學校教師提供具體例子，但也恰恰反映當時幼稚園抄寫操練字彙乃是普遍現
象。換言之，這亦是讀寫教學的主流模式。與其移風易俗，倒不如申明觀點，
來避免過量過密的問題。事實上，綜合課程和主題教學在當時乃是嶄新的教學

圖1.1：《幼稚園課程指引》——兩 年內所認識的字彙（頁11–12）

兩年內所認識的字彙

認識自己  人、口、手、腳、牙、男、女、我、生日
擴展： 拍手、我有、我會

家庭  爸、媽、哥、姐、弟、妹、家
擴展： 回家

學校  上學、學生、同學、朋友、早、唱歌、玩

春天  天、花、草、田、小鳥、新年
擴展： 開花、草地、春天、天氣、暖

夏天  夏、日、雨、雷、電、沙、海、游泳
擴展： 下雨、大雨、玩啥、熱

秋天  月、星、中秋、米、果、山、高、看見
擴展： 涼

冬天  冬、冷、衣、毛、聖誕
擴展： 衣服、羊毛、毛衣

水  水、洗
擴展： 洗手、雨水、飲水

火  火、光
擴展： 生火、防火

交通  車、船、飛機、快、走、行、坐
擴展： 走路、行人、坐車

動物  牛、狗、貓、魚、雞、鴨、羊、鳥

幫助我們的人  工作、警察／清道夫／醫生／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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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實踐上不但遇到一定的困難，在缺乏本土研究之下，也只得借鏡西方
的觀點和經驗來做改善。從課程的特質而言，當讀寫的目的滲進或融入主題內
容後，教師每每要同時兼顧主題內容和語文知識與能力兩個教學目的，在主題
教學作骨幹的前提下，後者容易變得模糊及欠缺方向。至於以隨機方式進行讀
寫教學，其效果也取決於教師的本科知識及相關教學技巧。

九十年代：全語文與發展觀兼收並蓄

九十年代，是本地幼兒教育重要的發展時期。受到整體教育政策檢討的影
響，關於幼兒教育方向的討論或課程的革新都是相當積極的，尤其在語文教學
方面，更可謂高速發展時期。很多學者談論到這個時期的幼兒教育時，都認同
Opper（1993）的說法，指出本地幼兒教育相較中小學猶如「灰姑娘」：

幼稚園教育一如往昔，乃教育政策中之「灰姑娘」。當兩位姐姐小學及中
學教育，各自打扮、準備赴教統會所主辦的舞會時，「灰姑娘」則仍置身於
廚房中，被無視及輕視，只能俯拾教署桌上掉下的殘羹餘屑。（頁88）

當然，從政府資助及教師培訓等方面而言，幼兒教育在九十年代仍然遠遜於中
小學。但十年間政府分別在1992、1993及1996年三度推出課程指引，在1996年
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提高語文能力整體策略》中更就幼兒語
文教育的目的、課程和教法提出具體而全面的建議。或者，更恰當的形容是，
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幼兒教育這個「灰姑娘」也得赴宴，卻苦無仙女打救。
九十年代，對教育進行全面檢討與規劃，加強整體的教學質素，一來是接續
教育生產適合人力資源的任務，二來也與九七年主權移交中國有著微妙的關
係（Cheng，1997）。談到檢討和規劃的方向，則受到當時英國政治改革思維和
教育發展路向的影響。英國保守黨戴卓爾夫人自1979年執政，奉行新自由主
義，一方面強調教育市場化，另一方面又重視管理和成本效益。於是，政府在
資助教育、訓練人力的同時，也得提升質素，審計績效（曾榮光，1997）。可以
說，比起七八十年代的改革，九十年代政府不再把教育視為一種福利，而是投
資，並且十分重視投資的回報。這種改革思維最能體現於教育統籌委員會在這
十年內一連推出的七份報告書，如《教育統籌委員會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
（1994）、《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1996）（下稱《第六號報告書》）、《教
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1997）等。正如前述，當中《第六號報告書》對本
地幼兒語文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以下就政策的背景、內容及措施來分析本地
幼兒語文的教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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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經濟發展和政治轉變的語文需求

兩文三語的政策，以及全面提升學生的中英文水平，可以說是九十年代教
育政策的一大重點。曾榮光（1997）指出，九十年代對語文教育的關注，很大程
度是由於普及教育學生的語文水平比不上過往菁英教育學生的語文水平，「語
文水準低落」的論述逐漸在社會形成，其中僱主及高等學府的聲音最為主導。
不過，除了社會及經濟發展外，檢討語文教育政策也是為了配合政治環境的轉
變。由於九七年回歸中國臨近，加強中文能力變得十分迫切，特別是普通話的
學習。於是，政府即從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著手檢討改善措施（香港教育
署，1989；教育統籌委員會，1994），而《第六號報告書》可以說是整個語文教育
政策檢討的階段性總結。不過，無論目的如何，把語文看作是一種能力，強調
其經濟和社會功能與價值的觀點就在這個時候形成。是故，有質素的語文教學
就是那些能滿足實際語文功能的教學。更重要的是，為了監察和保證教學的質
素，政府主張要先確立明確而具體的語文水平和教學目標，找出有效的教學方
法作配合，以便進行教學的評估和檢討。事實上，「目標為本課程」就是這個時
代的產物。而有了一套統一的水平和目標，政府就能在師資培訓、教師能力、
視導工作，甚或學校制度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審核和監管。至於幼兒的語文教學
方面，《第六號報告書》開宗明義就指出「定出各個教育階段語文學習的大體目
標」，以及「每個教育階段的具體學業目標」。

擬定目標作評估

《第六號報告書》提出要按不同學習階段制定清晰而明確的語文學習目標。
為此，《學前教育課程指引》（1996）（下稱《課程指引》（1996））（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1996）採納了兒童發展觀的理論，勾畫及描述了二至六歲的幼兒在各方面的
發展特徵，並據此訂立大體的學習目標（見表1.1）。《課程指引》（1996）認為：

學前教育工作者必須對兒童的發展特徵和成長過程有清楚的認識，才能
預見兒童的需要，訂立合理的學習目標，並設計出切合兒童能力及興趣
的課程。一般兒童均按年齡階段，依隨可預測的模式，循序漸進地成長。
（頁4）

這樣認為兒童發展是可預測的，並循序漸進地進行的觀點，與當時美國提
出推行「適切幼兒身心發展的實踐」（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的幼兒
教育一脈相承。發展適切性觀點指出孩子在不同的年齡會有不同的發展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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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教師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及掌握這些特質，然後在教學活動、教材、教法
和評估方面作出配合。

除描述幼兒在各階段大體的語文發展概況及教學目標外，《課程指引》
（1996）還按讀寫聽說四種語文能力列出「具體學習目標」，以便教師據此設計課
程、編訂教材和選擇教法。相比《課程指引》（1984），《課程指引》（1996）對語言
及讀寫能力的描述更為仔細、具體及可觀察和評估。然而，在缺乏本地有關幼
兒語言及讀寫發展研究的情況下，外借的幼兒語言及讀寫發展規律是否適切本
港幼兒，是當時課程指引的一大問題。

有助達標的教學法

外借的問題同樣見諸教學法方面。《課程指引》（1996）沿用《課程指引》
（1984）中綜合教學的理念，提出採用全語文模式（whole language approach）（或
稱「全語言」，下稱「全語文」）的課程，認為這種教學模式比傳統語文技巧訓練
更佳。

表1.1：《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二至六歲的幼兒在各方面的發展特徵（頁5–13）

年齡 語言發展概述 具體目的

2歲 有了記憶和概念，兩歲兒童的語言發展已有良好
基礎。他們已能依從指示找尋物件，也能明白常
用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若成人要制止他們某
些行為時，他們可以用「不」來示意。此外，兒
童一般能運用有限辭彙及短句來表達意願。他們
發音不一定準確，語言仍包括幼稚的詞語或自創
的音句。他們也會用一個字來代表多種含義，例
如「車車」代表所有車輛。

• 利用兒童與生活環境及成人的接
觸，促進兒童對語言的理解，豐
富辭彙，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

3歲 在這期間，兒童的語言發展能力很強。他們基本
上能明白成人的指示；能以簡單的語言來表達感
覺和需要；能專注地聆聽簡單的故事；喜歡唱簡
單的歌曲和兒歌；及喜歡模仿成人所用的詞彙，
甚至會運用幾個字來組成簡單的句子。

• 提供學習機會，促進兒童理解及
表達能力，並能用語言表達要
求、感受和希望。

• 幫助兒童學習留心傾聽別人的說
話。

4歲 兒童已能清晰地談話，想到甚麼便說出來，而且
非常好問，又能簡單地敘述日常生活的事物及描
述圖片的內容。此外，他們也會讀出簡單的字彙
和應用相反的詞句。

• 提供兒童互相交談機會，豐富聽
與講的內容，使他們能運用語
言，促進思考、分析、判斷和解
決困難的能力。

• 擴展兒童閱讀興趣，並開始學習
書面語言。

5歲 兒童語言的文法和結構，大致與成人無異。能和
家人或其他兒童溝通，談話時也能輪流說話，不
會離題。他們對不久前發生的事情能有條理地講
述，也能夠傳達簡單的訊息及喜歡編說故事。

• 加強兒童閱讀能力和興趣，並促
進書寫和運用語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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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語文教育界倡導的全語文課程取向，強調語文學習是自然、生活化的
學習經驗，通過有意義的真實情境中使用語文，學習者往往能整合地掌握
聽、講、讀、寫的語文技能。根據研究，兒童的語文學習經驗是有其發展
模式；他們在進入學前機構前，已從日常交談中學習說話、從日常生活所
接觸的圖畫、文字中學習閱讀，也從畫圖和塗寫中發展寫的能力。因此，
對學前語文課程而言，要旨在於設計和推行一個豐富的語文環境，讓兒
童透過試驗、探索和人際互動的機會發展其語文能力。（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1996，頁91）

全語文的觀點與反科本的主題課程一脈相承。全語文認為幼兒的語文發
展應是以整全、具體、隱性和自然情境及真實應用等的方式和原則進行，因此
反對教學把語文切割成沒有意義而又抽象的單位，也不同意操練和背誦式的學
習（Goodman著，李連珠譯，1998）。事實上，全語文受到進步主義、建構主
義、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讀寫萌發等多種哲學思潮及教學研究的影響
（高博銓，2006；Shirley and Robert著，薜曉華譯，1997），當中包涵的並非單
一的教學法或課程，而是「一種態度、一種理論、一種信念，甚至被認為是
一種教與學的哲學。其意義有不同的層次論述，而相關的主張亦是多不勝舉」
（高博銓，2006）。在教學實踐方面，也是採用兼容並蓄的方法，凡是合乎上述
原則均可採用（林智中、蘇國平，1997）。

綜合上述文獻所論，有以下幾個關鍵的教學原則：

1. 豐富的語文環境：除了要有各式各樣的閱讀材料，以營造一個充滿文字的環
境外，也得提供語言溝通和讀寫的機會、工具和資源，並模擬真實生活不
同情境中的語文元素和應用情況；

2. 教學方法：反對直接教學，不強調由拼音到串字，由字到句等由下而上或由
局部到整體的方式來為幼兒做讀寫的準備。相反，主張提早閱讀，以整全
的方法，即從上文下理，由整體推斷局部來協助發展讀寫能力。因此，全
語文模式多採用書籍為本課程。重視生活經驗和口語為一種重要的書面中
文學習資源，提出多與社會環境互動，豐富幼兒的語文經驗，協助他們把
經驗轉化成讀寫能力；

3. 教師任務：實踐以兒童為中心的教學觀，給予示範之餘，扮演促進者和協助
者的角色，須主動觀察幼兒的表現，作適時及隨機的引導和回饋；

4. 幼兒工作：教師把幼兒看成是真正的讀者和作者，讓他們主動參與學習，自
主創造知識，相信幼兒的能力，接納他們的想法，以及尊重每個幼兒獨特
的文化、社會和語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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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語文始創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其後普及至英國、澳洲和紐西蘭
等地，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傳至香港，這很大程度是得力於海外學者的提
倡。九十年代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委託語文教育專家
伍淑梅（Ng Seok Moi）研究香港的中英語文教育政策，研究重點是學前教育和
小學階段的語文問題。在1994年提交的報告書《香港學前及小學階段的語文教
學及雙語讀寫能力》（轉載教育統籌委員會，1995），就是根據全語文的概念、
精神與方法為基礎，提出推行「書籍為本的課程」。課程主要包括三種有效的
早期讀寫方法，即廣泛閱讀教學法（book fl ood）、閱讀分享教學法（shared book 

approach）和語言經驗教學法（language experience approach，或稱「寫話課」）。
伍淑梅相信，學習讀寫識字困難最小的方法，是讓兒童從閱讀和書寫本身所說
的語言開始（頁57）。由此，故事的應用日益受到重視，方法有朗讀和應用大書
（big book）等，有些教師也開始實踐寫話課。

由於九十年代全面檢討本地的語文教育政策和教學質素，幼兒的早期語言
發展和讀寫能力的問題首次獲得重視。然而，所提出的政策與改善方針既不無
矛盾之處，又未能考慮周全。首先，政府著重確立一套清晰明確的語文水平指
標及教學目的，以進一步建立可供評估的標準參照及相關工具。於是採納了發
展心理學的觀點，描述幼兒在不同階段的語文能力表現。但問題是，這些不同
階段的語文能力是不是統一及惟一的發展規律？是否意味著理想或正常的幼兒
讀寫指標？若據此推行「適切幼兒身心發展的實踐」，又是否真的適切每個幼
兒？事實上，西方早有學者批評，統一的發展規律及適切幼兒身心發展的實踐
均未必能照顧到個別差異，這差異包括文化與種族，以及社會階層等方面。馮
潔皓、李子建和尹弘飈（2008）也質問，如果有理想兒童（語文）或正常兒童（語
文），那些不被認為是「理想的」或「正常的」兒童在課程中會有甚麼後果？正如
前述，由於本地研究不足，課程指引提出來的發展規律大抵來自英美等地，幼
兒母語為英語的研究和文獻，即使不管這些發展規律是否一成不變，也未必適
用於母語為粵語及要學習中文書面語的本地幼兒。談到強調個別差異的幼兒早
期讀寫教學理念與模式，其中一個正是全語文。這樣看來，在實際教學上又是
否會造成混亂，或令教師無所適從？

即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完全實踐全語文。首先，全語文常常被認為是
「以哲學為基礎的，而不是以證據為基礎的」（曾世杰、簡淑真，2006）。對於習
慣傳統語文教學模式的教師，並不容易掌握全語文。此外，除了實際學術和教
學成效惹來質疑外，全語文的西方中產價值取向也遭受批評，特別是其強調開
放自主的教學法，對那些來自基層家庭和缺乏基礎讀寫能力的學生最為不利。
Good和Brophy（陶志瓊、王風、鄧曉芳等譯，2002：566）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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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語文教學理論非常適合開始系統學習閱讀之前的學前教育和幼兒教育，
也很適合中等年級和高年級學生，因為這些（中等和高年級的）學生已經
掌握了基礎技能，教學應強調對閱讀文章的理解和反應，並用寫作組織表
達思想。但是，開始學習閱讀和寫作的小學生需要大量的這方面的教學，
不僅僅讓他們接觸文學和寫作技巧。

此外，即使全語文重視照顧文化差異及個別學生的能力，但是談到中文的特
性，開放而自主的全語文課程到底未能完全適合。這揭示一味向西方的教學理
論靠攏，而忽視本土觀點、實踐和研究的問題。可惜，觀乎新世紀的幼兒語文
課程及教學發展道向，這個盲點仍未得到關注。

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競爭下的語文教學

1997年香港結束英國的殖民管治，回歸中國，並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施一國兩制。特區政府在千禧年開始推行教育改革，教育統籌委員會公佈了《終
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並以學會學習和終身學習為改革
的方向與方針。而終身學習的改革方向，令幼兒教育繼續得到關注。課程發展
議會在2006年編訂新的課程指引。翌年，政府推行「學前教育學劵計劃」為家
長提供學費資助，並且加強教師及校長的培訓，積極改善幼兒教育的質素。這
些對幼兒教育的關注，與世界各地愈來愈看重幼兒教育的趨勢，以及終身學習
的潮流息息相關（馮潔皓等，2008）。但是，終身學習的目的和內容如何卻值得
探討。學者認為在全球化經濟市場的環境下，終身學習成為各國發展人力資源
的口號，目的也是維持地方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力（Pearson，2011）。《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2000: 25）指出：「知識為本的經濟亦迅速
發展，而不斷湧現的新科技、新行業、新經營策略、新運作模式，以及靈活變
通和善於創新的人才，已成為香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由此看來，學甚麼、
如何學都是以全球經濟競賽、知識為本經濟以及快速資本主義所需為依歸。例
如，教育改革提出的共通能力（包括溝通、運算、資訊科技、學習技能、解難、
批判性思考、創新、協作和自我管理能力）就是要讓學生具備自立和就業的基本
條件，並為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而不斷更新。語文作為溝通能力的主要一環，
自然繼續得到重視。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
動方案：檢討總結報告》，更首次建議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營辦者聘用和調配員
工時，應多注意教師的語文能力；而口語方面的能力亦在考慮之列（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不過，若培訓人才的目的仍舊是以經濟發展掛帥，整
體幼兒語文教學的方針將很難有多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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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4年的指引開始，語文一直被理解成能力，並分為聽、說、讀、寫四
方面。這種對語文的理解沿用至今，認為這些能力是香港培訓人才、經濟賴以
發展的主要元素。不過，《指引》（2006）似乎採取一種相對開放、靈活的態度來
看待語文學習目的，並沒有像《指引》（1996）那樣明確提出發展階段的概念，也
沒有詳細描述每個階段這四種語文能力的具體表現。這樣可以避免將劃一的語
文發展模式當成是具體教學目的的毛病。就教學模式而言，《指引》（2006）仍採
取不設專科的一貫立場，支持以綜合課程的模式來為幼兒提供語文學習機會，
雖然沒再主張學校和教師採用全語文的觀點和教學策略，但有關理念和方法卻
融入其中，同時也支持「適切幼兒身心發展的實踐」：

教師需要按幼兒的語文能力和發展需要，為幼兒提供綜合式的語文學習經
驗，把「聽、講、讀、寫」經驗融入日常教室情境及學習活動中，引導幼
兒適當地使用語言和文字⋯⋯（頁9）

此外，《指引》（2006）大力主張「從遊戲中學習」的教學原則和策略，認為是
實踐「兒童為中心」的理論和讓幼兒主動參與學習的鑰匙。在這個大前提下，指
引亦建議加強師生交談、鼓勵朗讀和講故事、建立讀寫資源豐富的環境和設計
多元的識字遊戲等等。由於沒認定某一種特定的語文課程及教學模式，也沒提
出在主題中學語文的構想，教學應該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更能發展校本特色的
課程和教學。不過，無論是終身學習，或語文學習？用經典的儒家思想言之，
所謂終身學習就是學習如何做人，不斷地培養心情德性，努力達到成仁成聖的
目的。因此，一個人的道德品性要比技能才藝為重（錢穆，1970）。文以載道
即說明文章、語文和文學就是為了要學懂做人的道理，以下談到的古代蒙學就
是一例。從西方批判和解放的學習理論去看，終身學習的目的更不應該是維持
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所需來決定學習內容。所謂教學不是囤積或儲存知識，
而是要喚醒人的主體意識，批判檢視自身的過去和生活經驗與所處的世界的關
係，以及如何受當中的權力關係所宰制。於是，學會閱讀文字（或篇章）不應
拘泥於字面的意義，而是要認識文字及其歷史文化脈絡的聯繫，並探索文字和
這些資料與自己以及所處世界之間的關係，繼而據此來解釋、判斷和改變世界
（Freire，1970）。新世紀的課程指引到底有沒有為幼兒、教師，以至整個社會的
發展提供更多元的方向？還是舊酒新瓶，只會向經濟發展靠攏呢？即使我們不
管有關的方向是否正確，時至今日，要落實有關目的和策略，本地幼兒教育仍
面對不少挑戰，例如幼稚園教師的語文水平、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等等。本文
作者認為，與其從周邊的條件探討應對幼兒語文教學的問題，不如探本求源，
從根本出發了解香港幼兒學習語文的狀況，以避免盲目地借鑑西方理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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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讀寫是怎樣的一回事

香港位處中國廣東省的東南面，大部分人以廣東話為日常溝通語言。而
粵語作為一種方言，與書面中文在語音、詞彙、語法，以致表達風格上都有分
別。因此，中文讀寫能力乃指能夠閱讀及書寫書面中文。

書面中文的學習

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一字一音的方塊字，學習須牢記每個字的字形、
字音、字義及其用法。至於字形方面，每個字都有特定的結構和書寫方式。加
上詞與句子結構靈活，學習更是不易。經歷幾千年的實踐，古代先賢早已鑽研
和發展出一套學習的模式。

自古以來，我們都有教授幼兒學習中文的方法，這些方法具體見於蒙書的
編撰。所謂蒙書，又稱「蒙養書」或「小兒書」等，乃先秦到清末專為幼兒編寫
的課本的統稱。蒙書種類繁多，例如識字的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
等；故事的有《孝有圖說》、《二十四孝圖說》等；文學的有《千家詩》、《唐詩三百
首》等；道德教化的有《女論語》、《弟子規》等。可見，這些蒙書的功能除了是
語文學習，更是道德、各科基礎知識等方面的教育。就語文學習方面，張志公
（1992）對蒙學的發展做了深入而精辟的研究，其中以下幾點不無啟發：

(1) 「三， 百， 千」的集中識字：識字教材在宋代開始並發展成熟及定形，大抵
以《千字文》為主，《百家姓》和《三字經》為輔，形成一套「三， 百， 千」的
識字教材及系統，當中還會加入《弟子規》之類德育訓誡式的教材，以及
《千家詩》之類的文學讀物。學者指出幼兒大抵在八歲入讀小學前，若能掌
握「三， 百， 千」，就能認讀二千多個字（頁28–30）；

(2) 先認字而後讀書，先唸誦而後理解：古代先賢認為要加強大量識字，方法
就是把常用字匯集起來，以「諧於唇吻」的原則，即以三言至七言整齊的
韻語或對偶來編寫，目的是便於琅琅上口，容易記誦。就大量認字的目的
而言，張志公認為這是非常成功的方法。其原理是，對於五六歲的幼兒來
說，「口頭語已經很豐富，求知願望已經很強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
盡可能短時間（一年到一年半）集中認識這兩千多字再說」（張志公，1992：
40）。否則，認一個，明一個，寫一個，用一個不但太慢，還會「互相掣
肘，互扯後腿」（張志公，1992：41）。於是，教學就是要幼兒能夠唸讀，認
得書面文字便可，不必要求他們明白字義和文意；但卻能培養語感，領悟文
詞聲韻之美。識字與寫字分流：在上述唸、認、寫、明等目的分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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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寫字不但不與認讀同步，還完全與「三， 百， 千」的訓練方式脫鉤，而
自成體系。由書寫的字形大小、學習書寫的方式，以至選字都有其方法定
式。就以選字為例，「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編排即可
見古代先賢為了令幼兒先「練習基本筆畫，基本部件，基本結構」之用心，
其中亦見他們對字形認識和學字規律的考慮。

這裏不是支持人們要復歸蒙學，選用蒙書。首先，蒙書內容不但充斥道德
教化，還完全脫離現代社會與當今幼兒的生活情況，而學習方式也只是死記硬
背，不求甚解，盲目操練的應試或奴化教育。雖然如此，蒙學的教學理念與原
則到底是幾千年以來無數古代先賢藉反覆實踐和驗證而累積的成果。再者，主
張按照中文的特性，並兼顧幼兒語文的學習與發展情況，「唸 → 認 → 寫」可謂
是適切幼兒身心發展的識字教學實踐的中國版本。張志公（1992）認為，先由口
語入手擴大及累積字詞，並進行認讀，採用「諧於唇吻」的原則，加強記憶，然
後才學習書寫是適用於當今的識字教學。

從學習方法角度上，即使是在西方人眼中，死記硬背、反覆操練似乎也是
學習中文的不二法門。以殖民地時代官員的看法為例，他們認定學習中文是相
當艱難的，特別是寫的範疇（Government Secretariat, 1981: 260–62）：

中文的特性是 ,同樣都是學習母語 ,但大部分中國學生需要投放比其他國家
的學生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主要原因如下：
(1) 死記硬背是無可避免的，特別是處於語言學習的初步階段；
(2) 只能靠持續的練習掌握基本語言技巧；
(3) 學生為了達到令人滿意的最低標準，一定要了解和明白某些字的聲
調、形式和意思；以及

(4) 初學者在掌握1,000至1,200個字之前，未能自行閱讀兒童故事書等
書籍。

由此觀之，若要協助記憶加強學習，我們在這些傳統的方法以外，能否構
想出更多有效而又以中文特性為依歸的教學方法？就以寫字為例，如採用全語
文模式，而不從字的筆順和結構等方面來進行教學，幼兒能否在真實的讀寫環
境中，藉互動學會寫字也是一大疑問。正如Good和Brophy（2002）指出，「全語
文運動的另一個基本觀點是認為沒有必要教授或練習具體的閱讀、拼寫或寫作
技能，因為如果學生堅持參與真正的閱讀和寫作活動，這些技能會自然生成。
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學生即使參與全語文活動強調的讀書寫字
活動，這些技能也不能自動形成。因此，要確保充分發展這些技能，必須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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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集中的教學」（陶志瓊、王風、鄧曉芳等譯，2002：567）。或許正因如此，官
方一邊呼籲推行全語文的實踐，或以遊戲為本的教學，另一邊卻進行寫字教學
的研究。課程指引（1996，2006：127–28）附錄部分《幼稚園兒童中文寫字研究
的建議》，當中也認同四至五歲幼兒開始做寫字的準備，到五至六歲時，則教
授筆順、字形、結構及空間裝置等概念。這份建議本身就儼如一個寫字課程指
引，也意味著明示式、直接和集中教學的必要性。這是因為寫字教學著實存在
已久，無論學校採用何種課程，都不會放棄寫字教學與活動。何志恆、廖佩莉
和劉社堯的研究（2002）發現單是寫字教學就平均佔受訪幼稚園近四成課時，而
超過七成的幼稚園視寫字為「平日習作」。許多學校由幼兒四歲半開始就進行系
統的寫字訓練，如由線條練習做起，再到筆順，然後就是字形描紅和練字，這
也揭示完整的寫字課程十分普及。奇怪的是官方從來不正視，肯定其學習的難
度，卻偏偏把問題擱在邊陲位置。指引含糊不清實在有礙認真全面的教學和研
究工作，結果不但令寫字課程和教學難以改進，還可能導致過深過難的教學，
甚至默書和測驗之類的考核。

事實上，在西方早期讀寫、讀寫萌發和全語文學者眼中，幼兒四歲左右開
始系統及結構性地學寫字是「拔苗助長」。然而，這卻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智慧，
是我們一貫的讀寫和文化實踐。我們不是要對蒙學傳統照單全收，而是要在其
基礎上更新和改革。同樣地，我們也不應不假思索地肯定或否定全語文或其他
西方 讀寫教學的觀點。全語文的優點正好可以補救傳統識字教學或讀寫實踐的
弊端，如強調有意義的讀寫、實際環境中語文的學習與應用、配合幼兒的生活
經驗，又或運用圖書等；而整全地學習聽講讀寫，正好可糾正和補救太著重分
流和唸誦的問題。近年台灣主張融合傳統與全語文的聲音愈來愈多，即將直接
的語文知識教學和全語文整合起來，把兩者優點兼收並蓄（沈添鉦、黃秀文，
1998；黃明智，2004）。此外，全語文中強調豐富幼兒語文經驗，利用口語作教
學資源，並以寫話的方法協助幼兒掌握將口語轉換為書面中文，促進閱讀的教
學方法，更是切合香港幼兒學習書面中文的需要。

粵語與書面中文轉換的能力

受到歷史、文化及社會的影響，粵語混雜了不少其他文化及語言的成分，
例如有很多外來詞，文句也受英語文法的影響，與規範的書面中文有一定的距
離。這個距離，從語言學上看，主要見諸詞彙方面，而明顯差異包括單雙音
節，如「燈」（粵語）、「電燈」（書面中文），和指稱不同，如「咭」（粵語）、「卡」
等（謝錫金等，2001）。若從表達風格而言，兩者的差異就更大，即使在粵語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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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高級（high variety）與低級（low variety）之別。《第六號報告書——第二部份
（報告書附件）》（1995）就明令幼稚園要用正式而高雅的高級粵語來教學：

兒童在發展粵語口頭用語的過程中，須識別並適當地使用適宜於學術論
述及有禮貌的「高層」粵語，以及適當在家或在遊樂場隨意使用的「低層」
粵語。兒童要在學校避免使用街頭和一些傳媒所用過份「低層」的俗語。
（頁71）

事實上，高級粵語較接近書面中文，從學習書面中文的角度而言，掌握
「高層」粵語會有利於學習書面中文。無論如何，香港大部分的幼兒的母語都是
粵語，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獲取和積累了大量的口語詞彙，陳幗眉（1995）和
謝錫金（2006）也指出五至六歲幼兒的詞彙大約在2,500至4,000之間。即使如
此，仍不能直接將所識的口語字詞讀或寫作規範的書面中文，轉換是個不可缺
少的步驟。因此，教學必須能夠協助幼兒駕馭兩者。Lin（2008）指出，香港學校
的兒童學習運用粵語來朗讀現代書面中文，從中學習粵語和書面語的雙邊轉換
或翻譯。如果幼兒的生活語言多低級粵語，這種轉換就更為必要。由此看來，
無論以任何教材進行集中識字，似乎還需照顧轉換的問題，這除了加強有意義
的讀寫外，還有助口語的發展和提高書面中文的覺識。杜陳聲珮（2001：16）
有關幼兒朗讀的研究也指出，在指導幼兒學習閱讀書面語時，口語（粵語）與
書面中文（用粵語讀出來的書面中文）要交替出現及使用，才可協助幼兒整理
及明白兩者的關係與差異，繼而明白故事的內容。事實上，清末民初廣東人
陳子褒（1862–1922）已注意到要積極地利用方言來學習書面中文，他在香港講學
及編寫新的蒙書，都是運用粵語作為書面中文的教學語言，協助學童理解和認
讀（王齊樂，1996；李婉薇，2011）。他提出「第一級之解」和「第二級之解」的
理論，前者是以先認口頭語言中的字為原則來編撰課本，揀選學童生活中常見
的事物作內容，目的乃加強趣味，令學童一聽即會，這又稱為「以指證為解」；
後者是用粵語來翻譯和解釋字詞的意義，提高他們理解書面中文，也即當時的
文言文的能力（李婉薇，2011）。陳子褒編寫的課本如《婦孺須知》和《七級字
課》就是好例子。再看看全語文善用幼兒口語資源和語言經驗，尊重他們已有的
知識和文化身份認同的精神，這不正是與陳子褒之理念與實踐殊途同歸嗎？尤
其是全語文中寫話的方法，即教師會根據幼兒的口語語言、生活經驗及已有知
識進行討論，把內容記錄及默寫出來，協助他們組織有關內容，撰寫成閱讀材
料，然後進行閱讀活動（Nessel and Jones, 1981）。同樣是以幼兒生活經驗先行，
強調有意義的學習，並重點以口語為橋樑，協助掌握讀寫的教學模式。重要的
是，這些方法對於香港幼兒學習書面中文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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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章回望歷史，檢視過去先賢如何塑造我們對幼兒語文教學的看法，又
如何留給我們寶貴的實踐經驗，並提出我們應採取一個折中和雜揉的取向和策
略，來看待和處理香港的幼兒語文教學。在西方與傳統、經濟實用與主體發
展、統整與分科、直接而顯性與間接而隱性的教學等看似二元對立的觀點和模
式之間，摸索及研究出平衡、全面而又多元的課程和教學方法。在兼容中西的
同時，值得參考本文歸納的幾個重要原則與策略：

1. 按「諧於唇吻」的方法來編撰或揀選語文識字教材，有助增加及組織口語
詞彙；

2. 在前人「唸 → 認 → 寫」的基礎上，結合本土研究與實踐，找出香港學童讀
寫能力的發展模式，並據此進一步探究理解和應用層次的教學情況；

3. 充分利用幼兒的生活知識和真實經驗，以及有關的口語資源來協助掌握讀
寫能力，並適當使用有助促進將粵語轉換為書面中文的教學方法；

4. 在識字課本以外，以廣泛閱讀故事以及不同的故事教學法使幼兒能夠進一
步閱讀篇章； 

5. 按中文的書寫方式和字形結構來進行教學，並探求有趣的教學法協助記憶；
6. 教學目的、教材和教法等除了滿足社會實際語文應用的需要外，亦應顧及

文學美感和主體發展的目的，以至從語文學習學會做人和認識世界；
7. 根據上述原則與理論來設計課程，培訓幼師和推廣家庭讀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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